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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法治报记者 徐 荔

闲来无事打开网络， 看看短视频和直播， 已经成了许多人的习惯。 如今， 直播视频的类型也越来越多， 不

只有打游戏直播、 吃东西直播、 购物直播， 还有直播宠物的、 直播化妆的、 直播出行玩乐的……似乎只要 “看

客” 需要， 就有相应直播内容出现， 各类直播平台也层出不穷。 直播的人也越来越没有限制， 只要有个镜头、

有个耳麦， 就可以对着网络那头的人直播。 就连赌博这类违法的内容， 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直播平台中。 有
的直播者不仅利用直播平台设赌局， 还以赌钱为幌子骗取观看者的钱财……

日前，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就办理了这样一起利用直播赌博进行诈骗的案件。

阮某、 向某被抓了， 刘

先生的钱总算没有打了水漂。

但愿咎由自取的阮某能吸取

教训， 不要再与赌博、 诈骗

等犯罪行为沾边， 为了 3 万

多元钱赔上 3 年自由， 得不

偿失。 而案件中的向某则让

大家看到了懂得法律的重要

性。 向某碍于朋友情面， 将

微信账号借给了阮某， 他的

目的可能不是为了骗人， 但

是最终却 “协助” 他人犯罪

了 。 若是向某懂一点法律 ，

知道这么做可能造成的后果，

也就不会把自己坑了。

不过， 即便没有了阮某、

向某， 可能 “刘先生” 还是

会出现。 说实话， 参与赌博

是刘先生的不对， 找乐子的

方式、 渠道有很多， 赌博显

然不是好的选择， 尤其是这

种显然容易设置陷阱与骗局

的方式。 但不得不说， 该案

中的直播平台也为犯罪设置

了条件， 成了罪恶的滋养温

床。 根据向某所说， 该 APP

直播平台当时有不少赌博直

播， 是否有人监管？ 直播平

台的门槛 、 要求如此之低 ，

难道真的只要有需求， 网络

直播就可以为所欲为？

对于 APP 的监管， 各相

关部门一提再提， 那么如何

落实到位？ 是不是今天被处

罚， 明天封一个直播间、 禁

一个主播， 甚至换一个 APP

的名字， 事情就过去了？ 要

规范网络直播内容 、 监管

APP 的运行， 恐怕首先要做

的就是要让运营者自己有法

律的意识 ， 当 直 播 平 台 、

APP 提供的内容出现问题 ，

运营者也要担负起相应的法

律责任。 只有整个网络环境

净化了， 那些罪恶才可能无

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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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赌客是一伙 一晚“输”了3万多

刘先生是今年 6月被骗的， 他没

想到， 本来只是想找个直播视频看

看， 找找乐子， 怎么到后来就被骗了

3万多元。

今年 6 月上旬的一天晚上 10 点

多， 刘先生打开了新近下载的一款直

播 APP， 无聊之余想看看有什么有

趣视频的刘先生看到了一个关于赌博

的直播。 直播的内容是“炸金花”，

刘先生看了一会后来了兴致， 也想参

与一下， 于是就按照视频中介绍的加

了“主播” 的微信。

“主播” 告诉刘先生， 要是想下

注就通过微信把钱转给他， 要是刘先

生赢了钱， “主播” 会把相应的钱再

转给刘先生。 刘先生抱着“玩一玩”

的想法决定参与。

刘先生先通过微信红包给了“主

播” 10 元费用， 接着他们就在直播

平台开始“炸金花”。 刘先生介绍，

那晚玩的“炸金花” 规则跟他以前玩

的差不多， 都是每个参与者发 3 张

牌， 各自下注后选择是否看自己的底

牌。 如果不看自己的底牌， 其他人也

不能看。 要是继续下注， 其他参与者

跟牌就要多下一倍的钱， 如若输了，

之前下注的钱就要给对手了。

“就按这个规矩一轮一轮下注，

如果大家都看牌， 就比大小， 大的

赢， 直到最后一个赢家出现。” 刘先

生回忆称， 自己就是这样一点点被

“套” 了进去， 从 10 元、 20 元、 100

元的微信红包， 渐渐到 2000 元、

4000 元、 8000 元的微信转账， 本来

只想玩一局的刘先生越陷越深。

所谓当局者迷， 从晚上 10 点多

到第二天凌晨 1点多， 刘先生已经在

不知不觉间转账几万元， 到了微信转

账限额， 但他的对手玩家就是不开

牌。 而在“主播” 的不断催促下， 刘

先生就继续用支付宝转账下注， 还通

过朋友帮忙转了 1万多元给“主播”。

“主播后来要我继续下注， 还发

了另一个收钱的微信账号二维码让我

扫描， 我扫描后发现这个账号的头像

和刚才一起玩‘炸金花’ 的玩家微信

头像是一样的。” 刘先生觉得有些奇

怪。

原来， 当时刘先生的牌局还没有

结束， 只有一个玩家在跟他比大小，

“主播” 不催促刘先生继续下注， 并

将与这位玩家的聊天记录截图给刘先

生看， 表示这位玩家也让刘先生赶紧

下注。 就是通过截图， 刘先生发现这

位玩家的微信头像居然与“主播” 让

他转账下注的微信账号头像是一样

的。

好不容易结束牌局的刘先生后来

才有点反应过来， 起疑的他打电话给

“主播” 想询问一样的微信头像是怎

么回事， 但“主播” 没有接电话。 微

信上询问几句后， 刘先生甚至被“主

播” 拉黑了。 “我这才意识到这个牌

局可能是骗局， 跟我玩牌的和收我钱

下注的是一伙的。” 刘先生选择了报

警。

根据线索， 警方没多久就抓获了

“主播” 阮某。 阮某交代了欺骗刘先

生的全部经过。

其实从开直播到欺骗刘先生， 不

过两周左右的事。 阮某交代， 今年 5

月下旬， 他在朋友的鼓动下决定一起

在某 APP 上开赌博直播， 他和朋友

从中赚取抽头。 经过商量后， 阮某和

朋友在网上购买了手机号， 并在某

APP 上注册账号， 联系 APP 客服开

通直播权限， 并缴纳每 24 小时 3500

元的费用。 之后， 阮某和朋友就开始

直播“炸金花” 的内容。

每个参与阮某赌博直播的玩家都

要缴纳 10 元底金， 接着根据是否看

牌等情况下注。 如果玩家需要看牌，

阮某他们就单独拍个小视频给该玩家

看。

收下注费用的微信账号有阮某和

他朋友的， 还有他们向别人借的， 以

及在网上买来的账号。 后来， 阮某他

们统一将赌资转到一个账号里， 每局

的赢家会被扣除一定比例抽头费， 然

后阮某他们再把赢家应得的钱转给

他。 阮某和他的朋友就一直按这个流

程操作， 直到 6月上旬的那天。

“那天大概晚上 11点多， 我在家

休息， 朋友通知我说有生意了， 叫我

去帮忙确认赌资情况。” 阮某回忆，

他到的时候有四五个赌客在一起玩

“炸金花”， 后来两三个赌客选择弃

牌， 最后就剩下了 2家。

“有一家牌面最大的玩家觉得我

们和另一个玩家是一伙的， 就选择弃

牌了。 实际上我们没有串通， 而且我

们通过后台能看到牌， 弃牌的那个玩

家才是最大的， 他是能赢的。 于是我

就想把牌拾起来， 继续和那个不知情

的玩家玩。” 阮某口中那个不知情的

玩家就是刘先生。

刘先生不知道他的对手早已换了

人，还在继续加注，阮某则“将计就计”

也跟着加注， 甚至催着刘先生赶紧加

注， 让他来不及仔细思考其中不对劲

的地方。就这样，阮某在明知刘先生牌

面较小的情况下， 还冒充其他玩家骗

他下注，直到刘先生下注3万多元……

经过调查， 承办此案的金山区检

察院认为阮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利

用网络直播赌博， 采用虚构和隐瞒事

实的手段， 骗取他人钱财， 数额较

大， 其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罪。

不过在调查过程中， 办案人员发

现刘先生提供的收赌资的微信账号并

不是阮某本人的。 根据证据， 刘先生

当天转账的微信账号属于另一人向

某。

看直播找乐子 旁观者成了受害者

明知牌面大小 “将计就计”设骗局

向某到案后承认， 阮某用

来收取刘先生赌资的微信账号

的确是他的， 而且后来也是他

将 3 万多元转账到了阮某的微

信账户。

向某交代， 阮某和他是老

乡， 两人从小就认识， 关系一

直不错。 今年 5 月， 阮某告诉

他要搞一个网络直播赌博“项

目”， 很赚钱， 还给他发了直播

网站的链接。 向某下载该 APP

后发现， 该直播平台有不少赌

博的直播， 很多直播间都显示

主播最后会从赢钱的人手里抽

取 5%的佣金。 阮某本想拉着向

某一起做主播， 但向某没有参

与。

今年 6 月， 阮某问向某借

微信账号， “他说是要给直播

收款跑流水用的， 说他自己的

微信号限额了， 我也没多想，

就借给他了。” 向某记得第二

天， 他自己登录微信后发现

“登录异常 /存在诈骗嫌疑” 的

提示， 而且账户里的钱“只进

不出”， 他询问阮某后得知， 阮

某他们觉得“赌博佣金只抽 5%

太少， 就全部吃掉了”， 也就是

说阮某没有按照赌博的输赢去

给不同的赌客转账。

几天后， 阮某再次向向某

借微信账号使用， 向某以为阮

某又是做一样“只进不出” 的

事。 “我当时觉得赌博本来就

是违法的， 阮某这样子做算

‘黑吃黑’，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我就又把微信号借给他用

了。” 向某后来得到了几百元好

处费， 只是他没有想到， 这一

次阮某不只是“黑吃黑”， 还涉

嫌诈骗。

对于向某的行为， 检察院

认为， 向某在明知阮某实施网

络直播赌博， 存在诈骗可能的

前提下， 仍出借微信账户， 并

亲自操作将骗来的钱款转至阮

某微信账户， 向某明知是犯罪

所得的赃物而予以转移， 他的

行为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罪。

经金山区检察院公诉， 法

院审理， 阮某因诈骗罪， 被判

处有期徒刑 3年， 罚金 6 千元；

向某因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罚金 2千元。

以为“黑吃黑” 出借微信账号收钱


